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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韩愈诗歌的写实精神

郑 宏 华  ,

“
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

”
①; “

勃兴得李杜,万类困陵暴
”

②。韩愈是 较 早 把 李

白、杜甫相提并论的人。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,也不乏受李白豪迈俊逸诗风的影响,写出不

少狂怪不羁、变幻开合的诗章。然而,韩愈毕竟是韩愈,就他生活的时代和个人所崇奉的哲

学思想及其形成的审美风范,使得他不得不大致走着杜甫开拓的诗作道路p即 以儒家诗学为

其准绳的创作规则。这种创作规则,内容上注重国计民生,注重社会功用:写作上讲求对人

情物态的描萃、刻画。工句话,这是一种求实、写实的创作精神。

韩愈诗歌的这种写实精神,首先体现在他诗作的题材方面。在韩愈的诗集中,大量的是

他关注社会、关注政治的
“
实录

”
。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,是一个动荡纷乱的时代,其中虽

有过所洎宪宗朝的
“
唐室中兴

”
,但就整个唐代江山来看,实在是走下坡路了。当时的社会

矛盾,主要体现在朝政暗弱、宦官掌权、藩镇割据,这一切又构成一个庞大的封建 统 治集

囚,与当时的广大劳动群众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。而这种种社会矛盾,又危及着唐室江山的

稳固性。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的韩愈,面对着这些社会危机,他焦虑、思索,试图寻

找解决矛盾的出路,而这一切复杂的情绪、内容,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,则构成他以描写

现实为其主要内容的写实特色。这个特色,贯穿着韩愈诗歌创作的始终。

贞元十六年 (800),韩愈正在彭城 (徐州冫节度使张建封处为幕僚。这时,藩镇已成大

患,贞元十五年 (zg9)三月,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反;九月,唐王朝讨伐之,但由另一些藩

镇组合而成,既无统帅,每出兵往往各自规利,进退不一,十二月,诸道兵溃。在这场兵乱
·

的前一年 (贞元十四年 )冬,无雪,京师饥;战发的当年秋,又遇郑、滑大水。天灾人祸,

、
国乱扰扰,民不聊生。韩愈作为节度使的使者到了长安, “

屡陪高车驰
”

的经历使他又观察

到了朝政内幕,炙手可热的李实奸诈异常,唐德宗对跋扈的藩镇是
“
觐聘不来,几杖扶之j

逆息虏胤,皇子嫔之
”

③,何等的迁就、软弱无力。严酷的社会现实折磨着韩愈的心灵,从∷

京城回徐州后,他写下了有名的 《归彭城 》: 
“
天下兵又动,太平竟何时?讦谟者谁子,无

乃失所宜。前年关中旱,闾井多死饥。去岁东郡水,生民为流尸。
”

但是,当 时的韩愈人微

言轻,纵使胸怀琅圩p腹有良谋,也只能
“
缄封在骨髓,耿耿空自奇

’, “
到口不敢吐,徐

徐俟其蜮ρ归来戎马间,惊顾似羁雌。连日或不语,终朝见相欺。乘间辄骑 马,茫 茫 诣 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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陂。遇酒着酩酊,君知我为谁?” 本是为社稷计,为江山计,但既无 缘
“
至 彤 墀

”
、 “

进

短策
”
,又无知音可倾吐∫诗人只有一腔悲愤,满腹愁怀,酩酊醉酒,穷途恸哭。

后来的韩愈职位升迁,也较为盯观的飞黄腾达了。但儒家的民本思想使他颇具忧国忧民

之心。永贞元年 (805),韩 愈徙江陵途中追忆贞元十九年 (803)贬阳山的经过情形,写了

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。在这首诗里、,韩愈真实地展现了天早人饥的灾情: 
“
是年京师

早,田亩少所收。
” “

传闻阊里间,赤子弃渠沟。持男易斗粟,掉臂莫肯酬。我时出衢路,,

饿者何其稠。亲逢道边死,柠立久咿Ⅱ夏。归舍不能食,有如鱼中钩。
”
这时的韩愈, “

适会

除御史
” (“监察御史

” ),他看见一面是路有饿殍,一面又是
“
有司恤经费,未 免 烦征

求。富者既云急,贫者固已流。
”
据 《顺宗实录 》记载:由于天旱,唐王室不得 不 诏 免租

税,但权奸李实是有名的聚敛之臣,京畿老百姓食不裹腹,李实却一如既往地聚敛征求,对

唐德宗上奏: 
“
今年虽旱,而谷甚好。

”
由于租税不免,老百姓穷至坏屋卖瓦木,贷麦苗以

应官。韩愈在 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中如实反映了灾情,请求停征赋税。这样的态度很

可能得罪了李实及其同伙,所以韩愈不明不白地被贬阳山了。韩愈写这首诗距遭贬已三年,

但在其诗中描写的灾民图却那么形象鲜明,可见当时的情景是何等地触目惊心地刺 激着 诗

人。韩愈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下了这些社会现实,在今天看来,除了有其历史的认 识 价值
'之

外,他那儒家思想中以民为本的进步成分,使他的诗歌中体现出一种感人的人道主义精神,

这也是值得肯定的。尽管这种民本思想有其历史的局限性,但比起那些贪官污吏,只知恣意

鱼肉人民如李实之流,无论就哪方面说来,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!

韩愈诗的写实,除了直接描写民间疾苦的以外,尚有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诗篇。前

面已经说过,藩镇割据是中唐社会的一大患。早在贞元十年 (794),年轻的韩愈 便 在 一首

《古风 》诗里抨击过藩镇势力的飞扬跋扈。贞元十五年 ("9)二月,汴州发生军乱,韩愈有

《汴州乱》二首,诗 中写到: 
“
健儿争夸杀留后,连屋累栋烧成灰。诸侯咫尺不能救,孤士何

者自兴哀?”
 “

庙堂不肯用干戈,呜呼奈汝母子何!” 在军乱中,诸侯不救,朝廷不管,充

分看出德宗朝姑息养舌L、 藩镇各自为阵的情景。韩愈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,不放过任何

机会,议政议军,希冀平乱。贞元十五年三月,吴少诚寇唐州'掠居民千余而去,在这
“
请

看工女机上帛,半作军人旗上红
”
Q的形势下, “

朝廷无讨贼之意,而诸将亦不用命
”

⑤。

韩愈在《赠张徐州莫辞酒》中写道: 
“
莫辞酒,谁为军王之爪牙?春雷三月不作响,c战 士岂

得来还家?” 又于 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》中说:“当今忠臣不可得,公马莫走须杀贼!”可见

韩愈对平乱是非常关切的,上至朝廷,下至方伯,无不一一谏议、请讨。元和十二年(817)

八月,裴度领兵平蔡,韩愈以行军司马随之前往,他不仅身体力行,参加平乱,更以他的诗

才,记录下了这次平乱的始末。 《过鸿沟》借古喻今: 
“
龙疲虎困割丿丨l原 ,亿万苍 生性 命

存。谁劝君王回马苜,真成一掷赌乾坤。
”
这次平乱,在朝廷中是有过一番争议的 (详见韩

愈 《平淮西碑 》),而这首诗,正是借咏楚汉之事,暗讽那些阻止伐蔡平乱的人。对于这次

平乱胜利,韩愈更是高唱凯旋: 
“
荆山已去华山来, 日出潼关四扇开。刺史莫辞迎侯远,相

公新破蔡州回。
”

⑥更值得一提的是,长庆元年 (821)七月,镇州军乱,节度使田弘正 被

害,推衙将王廷凑为留后。第二年二月,诏雪王廷凑,朝 臣中大多漂缩不前,雨韩愈时年已

五十四岁,却勇行前往,连元稹都说: 
“
韩愈可惜。

”
韩愈不仅以其J濠 然正气使乱军伏地,

而且在途中两酬裴司空 (度 冫: 
“
旋吟佳句还鞭马,恨不身先云乌飞

”
⑦ρ “

衔命山东抚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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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, 日驰三百自嫌迟。
”

⑧这既是诗人亲身经历的记录,更是那个时代面貌的一端。

中唐时病,尚有宗教患。唐初及盛唐儒、佛、道并行,发展到中唐,释、道二教严重影

响国计民生。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,但事实上却成为当时的一大公害。《丨日唐书·彭偃传》说:

“
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,不织而衣,广作危言险语,以惑愚者。一僧衣食,岁计 约 三万有

余,五丁所出,不能致此。举一僧以计天下,其费可知。
”
彭偃与韩愈同时,从彭偃上书可

知当时的严重情形。韩愈在 《原道》中亦有类似记载。因此,韩愈一生辟释、道不遗余力,

自然亦有大量诗篇反映这一概况。 《送僧澄观 》、 《送灵师 》,不仅指斥佛教引起的骚扰,

而且具体描写了其危害性。唐代匍度:老百姓担负国家直接税及劳役者为课丁,能够免除这

种税役的特权者为不课丁。不课丁只有统治阶级及僧尼道士女观等宗教徒才能享受。在宗教

徒中,佛教徒最占多数,其危害性在诸宗教中尤为特著。韩愈辟佛也最卖力,元 和 十 四年
(819)谏 迎佛骨更是有名的历史事件。正如他自己在诗中写的: “

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

朽惜残年!” ⑨这次事件,他 自己险被处死,免死后被贬潮州,减罪后也只量移袁州。更为

悲惨的是韩愈的第四小女,时年十二,当时重病在床,韩愈∴皮贬,有司认为有罪人家不可留

京师,韩愈只好携家离去,其女病死于途中,到元和十五年诙诏回京,才携其骨归葬,并作

诗志之。唐代佛教极盛,道教也沾唐王朝认老子作本家的光,大行于世。不过,道教的宫观

与佛寺一样,不仅成了避难所,更有变成污七八糟场合的。 《华山女 》就披露了这种事实:

“
街东街西讲佛经,撞钟吹螺闱宫庵。广张罪福资诱协,听众狎恰排浮萍。黄衣 道 士亦 讲

说,座下寥落如明星。华山女儿家奉道,欲驱异教归仙灵。洗妆拭面著冠帔,白 咽红颊长眉

青。遂来升座演真诀,观门不许人开扃。不知谁人暗相报,訇然振动如雷霆。扫除众寺人迹

绝,骅镏塞路连辎斩。观中人满坐观外,后至无地无由听。抽钗脱钏解环佩,堆金叠玉光青

荧。天门贵人传诏召,六宫愿识师颜形。玉皇颔首许归去,乘龙驾鹤来青冥。豪家少年岂知
道,来绕百匝脚不停。云窗雾阁事慌惚,重重翠幔深金屏。仙梯难攀俗缘重,浪凭青鸟通丁

宁。
’

前面说过,当时佛教较之道教更盛,所以
“
街东街西

”,宫闱朝廷,撞钟吹螺,大讲

佛经,而 “
听众狎恰排浮萍

”,何其众也!相形之下, “
黄衣逋士

”
那里却门沌冷清,听众

寥落。然而, “
华山女儿

”
来演

“
真诀

”
就不同了,本来秘而不宣,却“

訇然振动如雷霆1
一下子车水马龙, “

骅嬲塞路
”,观里观外,人 山人海。妖冶的女道士

“
抽钗脱钏

”, “
堆

金叠玉”
。这样的角色居然深得

“
六宫

”
、 “

玉皇
”
的赏识, “

豪家少年
”
亦

“
来绕百匝脚

不停
”
。这些人真的是昕演诀吗?诗里说得明白,只 不过是为了

“
识师颜形

”
而 已。朱 熹

说: “
此正讥其街姿色,假山灵以惑众。叉讥时君不察,使失行妇女得入宫禁 耳。观 其卒

章,豪家少年、云窗雾阁、翠幔金屏、青鸟丁宁等语,亵慢甚矣。岂其以神仙处之哉!” 这

个评语虽有理学家气,却是深僻诗旨妁。韩愈尚有 《谢自然》、 《i控 氏子 》等诗,批评道教

败坏社会风气,影响耕桑之业,并告诫人们: “
人生处万类,知识最为贤

”,不要轻易
“
从

物迁
”
。韩愈为配合恢复儒家道统,又为当时社会经济考虑,对佛、道的排斥是最 勤最力

的。关于斥道,陈寅恪先生评价说: “
退之排斥道教之论点,除与其排斥佛教相同者外,尚

有二端所应注意:一为老子乃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,退之以臣民之资格,痛斥力诋,不稍讳

避,其胆识已自超其侪辈矣。二为道教乃退之稍前或同时之君主宰相所特提 倡 者,蠹 政 伤

俗,实是当时切要问题。
”
的确,在那样的背景下,要站出来批评是需要勇气的。

总之,韩愈虽然宣称自己是
“
余事作诗人

”@,但儒家浓厚的入世思想使他具有一种强

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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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的社会使命感,所以他始终浮沉在社会政治的旋涡之中。由此,他的诗作便大量摄取了当

时的政治、军事及其各种社会问题,∷ 使他这部分诗歌具有时代镜子的认识作用。

我们说韩愈诗歌具有浓郁的写实精神,除了在题材内容方面切入社会现实以外,在写作

手段上突出的特点是:对人情物态的细致描摹和精工刻画:这种手段是写实精神的另一种表

现方式。

韩愈诗中不少地方写到人物形象,这些人物面貌比起盛唐那种取其神、略其形的写法 ,

更具摹其形、出其神的特点。 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 》写遭贬后的家中情形: 
“
中使临门

遣,顷刻不得留。病妹卧床褥,分知隔明幽,悲啼乞就别,百请不颔头。弱妻抱稚子,出拜

忘惭羞。伲倪不回顾,行行诣连州。
”

五联诗写五个人,除 “
稚子

”
外,其余各人各态,全

都体现在细致的描写之中。 《华山女 》对女道士的著墨: 
“
洗桩拭面著冠帔,白 咽红颊长眉

青
”,展现出一幅生动具体的入物肖像图。许颚 《彦周诗话 》说: “

诗人写人物态度,至不

可移易。元微之 《李娃行 》云: ‘
髻环峨峨高一尺,门前立地看春风

’
,Ⅱ 此定为娼 妇。退 之

《
、
华山女 》诗云: ‘

洗粗拭面著冠帔,白 咽红颊长眉青
’,此定是女道士;东坡作《芙蓉城 》

诗亦用
‘
长眉青

’三字,云
‘
中有一人长眉青,炯如微云淡疏星

’,便有神仙风度。
”

这些诗

句之所以能表现出不同人物的身份,关键在于诗人从人物的特定衣着、神态、举止等细微处

入手,像工笔画一样勾勒,突现出人物的特点。韩愈对 《华山女 》的描写,便把女 道 士 的
“
玄姿色

”
表现得淋漓尽致,至使一读便梵得写的是女道士的形象而不可移易。靠着这种写

作手段,韩愈在 《寄卢仝 》中写出了一个甘居淡薄而德高望重的诗人形象; 《泷吏 》则更是

吸收民间俗语,把泷吏的诙谐、敏捷、善言而又正直的性格表现得维妙维肖。韩愈这种描摹

人物的手段,可以说是借鉴了散文手法,表面看上去似乎琐碎细小,实则能擒能纵,能缩能

伸。不仅表现人物,写其它景物也极富表现力。如 《南山诗 》中,有这样一个精彩的场面:

“
昆明大池北,去觌偶晴昼。绵绵穷俯视,倒侧困清沤。微澜动水面,踊跃躁猱犭穴,惊呼惜

破碎,仰喜呀不仆。
”

碧空无际,青 山绵亘,映入绿波,水天一色,俯视水波动荡,山 影若

将若碎,仰视山形,乃喜其未倾。整个画面风景绮丽,猱犭穴稚态,跃然纸上,趣味横生。不

过, 《南山诗 》从各个方面穷情极象的描写、刻画,当然也是这种手段的运用,却又嫌太过

了。

韩愈还有许多描写自然景物的诗,体物工致,令人赞叹。 《早春 》诗: “
天街小雨润如

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
”

黄叔灿说:“草色 遥 看 近 却

无
’
,写照工甚,正如画家设色,在有意无意之间。

”
确实,淡淡几笔'早春气息 便 扑 面 而

来。写水:有 “
瞰临眇空阔,绿净不可唾

”
④有

“
轻浪参差鱼动镜

”
②,有 “

寒 日夕始照 ,

风江远渐平
”

⑧,无论是静水微澜,还是风江远波,捕捉形象都极准确,描写也尽量精当。

写雪: “
气严当酒换,洒急听窗知

”
④, “

拂花轻尚起,落地暖初销
”

⑤,一寒一暖,春冬

分明,非工稳精巧,不 能如此分辨。不仅如此,韩愈还善于运用色彩的衬托,使物象更加鲜

明具体。 “
百叶双桃晚更红,窥窗映竹见玲珑

”
⑩,这真是愈淡愈浓,透出

“
晚更红

”
的景

象。 “
粉墙光柱动光彩,鬼物图画填青红

”
⑦, “

山楼黑无月,渔火灿星点
”

⑩,那山庙的

清幽,渔火的神妙'一切都在迷离悄恍的氛霭中给人印象鲜明。对客观景物的精细描写,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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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对描写对象的细致观察和体验。 《宿龙宫滩 》写水声: “
浩浩复汤汤,滩 声 抑 更 扬。∵

《苕溪渔隐丛话 》引《西清诗话 》说: “
黄鲁直曰: ‘

退之裁听水句尤见工,所谓浩浩汤汤

抑更扬者,非谙客里夜卧,饱闻此声,安能周旋妙处如此耶 ?’

”

写到这里,我们町以这样说,韩愈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写实的。这个实,既有客观存在的

社会现实,又有从细微处描摹的入情物态。这二者有区别,同时又有联系,许多复杂的内容
正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刻画表现出来的。所以,它们水乳交融,共同构成这 写 实 的 风

貌。

韩愈诗歌的写实,是否就是历史和客观事物的机械再现呢?当 然不是。韩愈在《陪杜侍

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》中说: “
平生每多感,柔翰遇频染。

”
有名的《送

孟东野序 》又说: “
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。

” “
人之于言也亦然,有不得已者而后言,其歌

也有思,其哭也有怀,凡出乎口而为声者,其皆有弗平者乎?” 可见,无论诗人歌吟什么,

描写什么,都是内心的
“
多感

”
、 “

弗平
”

的具体表现,都浸透着诗人浓烈的情感倾向。只
不过这种写实的创作精神是把丰富的情感因素寓于具体的意象之中,而不是像浪漫派诗人那
样直圩胸臆,倾泻情感。前面提到的《华山女 》,全诗没有一句议论,没有一处指斥,但读
之掩卷,其道教的虚伪,皇家贵族的亵慢,无不历历在目,难怪查慎行评价说:结语

“
主句

与老杜 《丽人行》结处意同,而此更校含吐蕴藉。
”
约作于贞元二十一年 (8o5)的《题木居

士二首》之一: “
火透波穿不计春,根如头面干如身。偶然题作木居士,便有无穷求福人。

”

表面看来,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生活场景:一株老而怪的古树,偶然被题作木居士,人们便向
着老树祷告祈福。细玩诗味,却发现它另有一段深情妙理,只是诗人采用冷隽的笔调,表现

得曲折委婉罢了。旧注大多以为此诗是指斥王伛、王叔文的,是否如此,不得而知。其实,

这种诗作自有一种超越力量,它概括了许多世态人情,这当然是诗人寓情于物所达到的艺术

效果。

韩愈诗歌中有这种情感因素比较隐蔽的,同时也有非常显豁甚至直接发抒的。在《归彭

城》中,诗人就非常奋激地歌吟道: “
我欲进短策,无由至彤墀。刳肝以为 纸:沥 血 以书

辞
”
。前一年所作 《龊龊 》诗亦说: 

“
报国心皎洁,念之涕浈澜。

” “
愿得太守荐,得充谏

'挣官。排云叫阊阖,披腹呈琅牙。
”
诗人恨不得进入朝廷,充任谏官,上献 良策,安 抚 天

下。从诗中体现出一幅按捺不住的样子,其急迫的心情溢于言表。然而,诗人的这种情感发

抒仍然是夹杂在客观的事物描写之中,其情感的表达力式也没有脱离其实在的、具体的:沉
着可感的物象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,这样的抒写方式既是主情的,又是写实的°

韩愈诗歌的情感倾向还可以从他对政治事件的评判中去考察。永贞元 年 (8o5),以 王

伍、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活动,即有名的
“
永贞革新

”,从当时的社会概况看,这是
“
上利宁

国,下利于民,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,跋扈之强潜
”

⑩。但是,韩愈却在《永贞行》中称这

次改革为
“
小人乘时偷国柄

”
; 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又说: “

赫然下明诏,首罪诛共

岐。
”

把王伍、王叔文的遭贬比作流放的共工、獾兜。当然, “
永贞革新

”
施行时韩愈并未

在京师。在这前两年 (贞元十九年 ),韩愈被贬阳山。顺宗继位,韩愈遇赦,他满以为要诏

令自己回京,结果却是徙江陵府法曹参军。因此,韩愈对
“
永贞革新

”
的态度除远离事件中心



外,可能述夹杂着个人意气。不管怎么说,从韩愈诗中流露出这种情感,既能看出他政治立

场偏于保守,叉可说明他在诗歌的写实中倾注了自己评侈F事物的情感倾向。韩愈在 《元和圣

德诗序 》中喾标榜自已
“
指事实录

”
,i求种

“
指事实录〃,韩愈似乎也用于其它诗 歌创 作

了。只是在具体的 阝指事实录
”

中'作者的眼光、情感,是衡量事物的天平和法码。

|il!!!∶ll    '

韩愈诗歌形成写实特色,苜先与他所处妁时代和个人的思想有关。
J中

唐 社 会,矛 盾 重

重,适应封建集权统治的儒家思扭再一次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支柱。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领

域,便形成一股以儒家美学观念为其主要特征的文艺美学思潮。韩愈在散文领域大力提倡文

以
“
传道

”,其道便是儒家思柑之道,这秒主张无疑要反映在铯的诗歌创作申。就整个中唐

诗坛来说,还肓以白居易为首提倡的
“
补察时政

”, “
泄导人情

”
的儒家诗教传统。有了这

种社会氛围,韩愈的诗歌创作当然要受制于
“
这一个

”
时代潮流。

再有,韩愈个/廴是地地道道的儒化思想,儒家的诗教理论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命脉。而这

种诗教理论源远流长、经久不衰地提倡
“
诗言志

”
。既然韩愈的

“
志

”
是儒家的积极入世,

那么整个社会的安宁、动乱、发展等等,都应是他关心的对象。韩愈一生,又尽 管 升 沉 迁

降,不乏坎壤,但他自始至终官运较为亨通,这就更应该
“
达则兼济天下

”
了。文学艺术特

别是诗歌,是诗人心灵的震颤,而诗丿、生活的时代、诗人的思想等因素叉会影响诗人的诗歌

创作。这便是韩愈诗歌形成写实的直接原因。

另外,这种写实特色尚有其历史渊源。文章一开始我们便说过,韩愈的诗作逋路与杜甫
一脉相承,工闾运就曾明确说过: “

韩愈并挂李杜,而实专于杜。
”
关于杜甫的 诗 歌 美 学

观,已有不少文章论证属于儒家美学范畴,而他所开创的刨作道路,在中唐社会恰恰契合了

韩愈这类诗

^、

的诗美观。因此,在韩愈的诗怍中,不仅创仵精神师承杜甫,其语言句式、诗

歌意象、风格韵昧都有极似杜甫之处。 《归彭城 》的
“
刳肝以为纸,沥血以书辞。上言陈尧

舜,下言引龙夔
”,与杜甫

“
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

”,可说如出一辙。 “
我时出衢路,

饿者何其稠。亲逢逍边死,停立久咿哽
”,这实际上是

“
路有冻死骨

”
的扩 大,只 不 过 一

“
饿

”
一

“
冻

”
罢了。而

“
弱妻抱稚子,出拜忘惭羞

”
,何焯便赞 叹: “

老 杜 家 数
”

。像
“
道边草木长,红紫相低昂

”
⑩,直是从

“
或红如丹砂,或黑如点漆

”
之境界化来。其

“
柳

花闲度竹,菱叶故穿萍
”

⑧,黄钺增注说:“直是少陵
”
。程学恂 《韩诗臆说 》称赞 《答张十

一》(“山静江空水见沙
”

)是
“
真待杜意

”
的佳作。韩愈在 《醉留东野 》中,以 李、杜喻

已和孟郊,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推崇各致。清人有宗三元 (杜甫:开元;韩愈:元和;苏
轼:元祜 )之说, 《巢经巢集序 》也明确说学诗从苏轼、韩愈以规少陵,如此等等,皆可表

现出韩愈与杜甫之渊源关系。当然,韩愈的写实从形式上力求学杜甫的地方多一些,就内容

的深度、广度来说,却显得逊色一筹。这里有其时代囚素,杜甫虽处乱世,但那时毕竟离开

元盛世不久,对文化人的管柬相应地要和缓些,诗人还可以较为大胆的暴露 时弊,吐 露 心

迹。而韩愈所处的时代政治形势便要险恶得多,刘禹锡曾因为作诗
“
语涉讥 刺

”
② 而遭 贬

黜,白 居易的讽喻诗也引起△廴政者扼槐
”
、 “

握军要者切齿
”

⑧,在这种形势下,诗人鸣不

平是有所顾忌的,并要考虑方式的。这也走元和以后的一些诗人,大多爱用偏于深微的比兴

手法的原因。不过,更萤要的恐怕是与诗人的身世有关,韩愈年轻时遭遇与杜甫相似,逗 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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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师,三上宰相书而不见用,尔后也只在地方势力处谋作小菅。但三十五岁以后 的 韩 愈 虽
-J三黜

”
其身,却一直在做官,地位比当年的杜甫显赫: “

开门问谁来,无非卿大夫。不知

官高卑,玉带悬金鱼
”

②。 “
凡此座中人,十九持钧枢

”
⑧。生活也优厚得多: 

“
庭内无所

有,高树八九株,有藤娄络之,春华夏阴敷。东堂坐见山,云风相吹嘘。松果连南亭,外有

瓜芋区。西偏屋不多,槐榆翳空虚。山鸟旦夕鸣,有类涧谷居
”

②。韩愈做官的经历杜甫没

有,而这样美的所在杜甫一辈子也没梦想到。韩愈在 《柳子厚墓志铭 》中说柳宗元文学辞章

的成就是他
“
斥久

”
、 “

穷极
”

的产物,那么韩愈自己则是
“
斥 不 久

”
、 “

穷 不 极
”,所

以,显赫的地位使他卷入政治,优厚的生活又使他减少了人生痛苦的体验。这样,他的诗中

虽有杜甫那种忧患意识,其分量却显得轻淡得多。

综而论之:韩愈诗歌的面貌尽管较为多样,但写实是其基本特色。这既是诗人个人的风

格特征,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精神的邢现。尝一脔而知九鼎,了 解了这一点,我们再去考察中

唐的诗歌风貌,或可有所裨益。

注释 :

①《调张籍 》。

② 《荐士 》。

③ 《新唐书。藩镇传 》。   (
④ 《莫辞酒》。

⑤蒋之翅语。

⑧ 《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》。

⊙ 《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 》。

⑧ 《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》。

⑨ 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。

⑩ 《和席八十二韵 》。     ∷

④《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》。

②《寒食日出游夜归张十一院长见示病中忆花九篇因此投赠 》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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⑩《题百叶桃花 》⒐

⊙ 《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》。

⑩ 《潭州泊船呈诸公 》。

⑩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 》。

④《此日足可惜一首贝曾张籍 》,

② 《闲游三首》。

② 《旧唐书·文刂禹锡传 》。 ·

⑧ 《与元九书 》。

②⑧△工《亍丿L》 。


